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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的孩子，自小就要常常下地干活。我十
三 四 岁 的 时 候 ，一 放 假 ，就 会 跟 着 大 人 去 挣 工
分。六月天，日头一出来就毒旺旺的，几天就能
晒脱一层皮。脱了皮，皮肤黝黑，再晒，再脱。架
不住晒，下不了苦，哪能做得了庄稼活。父亲这
时照护我的办法，就是每天出工时，嘱咐我戴上
一顶草帽。那种农家的普通草帽，是用麦秸秆编
了帽辫，再一圈一圈弥合起来，村里家家户户都
有，一般是用以防晒，偶尔也能遮雨。一把锄，一
顶草帽，一个活生生农民的形象就站在那里了。

偏偏我是最不爱见那个草帽。戴了几回，觉
得它捂在头顶，并不凉快。有时候捂得久了，汗
贴着头发流，蜇得皮肤更难受。再说，像我一班
伙伴里，家里也不怎么管，爱戴就戴，不戴就算
了，并不格外当一回事。偏偏我这个老爹，几乎
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每次出工之前，都要严格监
督：戴上草帽了没有？戴上草帽！人家不戴？不
要管人家，你戴上！

我刚进青春期，反叛心理刚萌发，最反感家
里管教。你叫我戴，我偏不戴。出工时，我故意
忘了，父亲就要责骂一番，追上来把帽子扣上。
要是这样，到了地里，只要不和父亲在同一块地
界，我就宁可把草帽斜扣在背上，顶着毒日头光
着头。下了工，我会故意把草帽带儿往肩上一
套，草帽就拖在后面扣着屁股蛋，走起路来一悠
一荡的。我那是示威给父亲看，我就不戴，你有
啥办法。

乡下有些老农有一种习惯，叫作熬脊背。他
们一下地，别说戴草帽，连上衣也脱掉，光着背，
蹲在地里干活，一晌又一晌，脊背晒得黝黑，汗水
一冒，像是滋啦滋啦流油。整个一夏天，他们都

那样，咋也不咋的。我那时最羡慕的就是这些长
辈，人家怎么就没有戴草帽这麻烦。毛主席号召
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也试着光过膀子，不行，皮太
嫩，一天就泛红，接着就脱皮。后来听人说，熬脊
背的要从春三月开始，那时日光还柔和，三月起
晒，渐渐的，一天一天强化，皮也就慢慢服下了。
熬脊背也不是一日之功。再后来，听说老农们熬
脊背也不是战天斗地的豪情所致，多半是为了节
省一件上衣。我的崇拜不禁消退了大半。

戴草帽这个事却依然不会退让，乡下小子的
牛脾气犯了也犟得怪。每次出工，因为戴草帽，我
和父亲都有一番争执，有时会爆发争吵。有一回，
父亲气得拍手顿脚，悲号“好汉要死在儿女手！”
偏偏我还要回嘴说：你哪里算什么好汉！父亲跳
起来要打，亏是隔壁的二奶奶拉住了，她悄悄地
对我说：憨娃哩 ，你爸要你戴草帽，是怕你晒黑
了。你看咱庄稼户，哪一个不脸黑得像贼一样。

父亲那时的良苦用心，我一个青皮后生怎么
能明白。多年以后，经常听到庄稼户自称“黑脸
爷爷”，我慢慢有些清醒，原来这脸上的颜色，和
职业扯得这么紧。父亲一直不甘心让我窝屈在
村里，费劲想让我保住一个嫩白的脸蛋呢。在他
看来，当干部，脸先要白；脸一黑，看着就不像个
干部。

我二十岁出去当兵，当时卸下头一个心理负
担，从此再不用因为戴草帽和父亲犯口舌了。要
戴也是军帽，比草帽威风多了。多年以后，我转
业外地坐机关，也没有戴草帽的问题。草帽呀草
帽，我从此不再犯你的愁了。

四十多岁以后，有一年回乡，兴致所至，突然
想去承包地里干干农活。也是多年不干活，想活

动活动筋骨了吧。想着田野的青葱、飞跳的小
虫，我有一种多年违隔的向往。急急忙忙擦净了
锄头，换了一身家常衣服，兴冲冲地起身，招呼父
亲带我去认一认地头。

我站在院心等，好一会儿父亲才出来。他背
抄着手，走到院心，又站住了。

我催促说：爸，咱走呀。
他不说话，只是怯生生地看着我。我好像第

一次发现，父亲确实老了，他已经过了八十岁，身
形开始佝偻。一辈子干庄稼活的大概都这样。
我瞅着父亲，看到他的眼珠已经发黄，目光散乱，
全无了前多年的生命气象，完全是一副老朽之身
了。他面前站定的，是他已经四十岁的儿子。儿
子立业成家，在外做一份体面的工作。这已经不
是多年以前他可以打骂的小子了。站在神气的
儿子面前，他越发觉得自己琐小。他像是要和我
商量什么，又不敢贸然开口，欲言又止的。那神
色，是商量，更像乞求。他先是把脸别在一边，像
是终于鼓足了勇气，转过脸，眼珠儿由下往上扫
着 ，慢 慢 地 才 敢 和 我 脸 对 着 脸 ，目 光 接 着 了 目
光。他那一脸黑黄的皱褶很不自然地抽动着，刚
一开口，眼帘又胆怯地垂下了，他终于嗫嚅出一
句话，那是探询，更像求告：

你不戴草帽？
声音很轻。刹那间，我的心却被狠狠刺痛了

一下。这草帽啊——
父亲的背抄手这时掉到身前，他两手下垂，

护着的，是一顶草帽。
我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接过一顶草帽。
我和父亲的草帽大战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

获胜一方和战败一方都没有想到。

草 帽 大 战草 帽 大 战
■毕星星

每每与朋友聊天，谈到“宽容”两字时，
总能让我回想起自己童年时，母亲用朴实浅
显的道理教育我们五个子女的情形。母亲
常说：“要说好话，办好事，成全别人；要同情
弱者，帮助难者；不占便宜，吃亏是福……”

母亲仅有初级文化程度，不懂得什么大
道理和高深的理论。上述这些话语谈不上
是家规，也没有被定义为家训，只是她对生
活的点滴感悟和领会。就是这些朴实无华
的话语，在我们兄妹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
印。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的面在夏季生了
虫，母亲向邻居借来过面的罗子，罗子还没
等使用，仔细一看，已经坏了。母亲没有去
找邻居说明情况，而是重新买了一个还了过
去。换了平常斤斤计较的人，肯定要去说明
情况，就有可能会产生争执，闹得大家都不
愉快。母亲说：“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母亲年轻的时候还有一门精巧的裁缝
手艺，每年春节前夕，左邻右舍就会到垣曲

县城买来布料，请母亲帮忙裁剪缝衣服。她是从来不收分文的，并
且连缝纫线都是自己准备好。家里布料堆得老高，她经常忙到很
晚，连做饭都很紧张。为此我们经常吃饭不及时，母亲更是又饿又
累，但她从未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快过大年了，邻居们都把做好的衣服取走了，我们家里人的却
还没有着落。于是，母亲接着忙活。当别人家点燃节日鞭炮、礼
花，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开始吃年夜饭时，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才
穿上刚缝制好的新衣。看到我略显委屈的表情，母亲疲惫的脸上
却露出了无比欣慰、开心的笑容。

慢慢地，我长大了、工作了，才渐渐懂得母亲表面上的吃亏，给
她甚至给我们全家带来的益处，远远超出当时的付出。每当家中
有重活或生活中遇到难事的时候，街坊邻居们会毫不保留、不图任
何回报地接济、支援、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人世间，总有些人害怕自己吃亏，也总爱拨拉自己的小算盘，
处处较劲，即使蝇头小利，也要吵闹不休，与人争得面红耳赤；倘若
能多占点便宜，心里便沾沾自喜、格外舒畅。其实做人是不能怕吃
亏的，要有点乐于亏己的精神。事实就是如此，自己主动吃点亏，
往往能把棘手的事情完成好，把很难处理的问题解决得妥妥当当。

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吃亏是福”里暗藏着博大
精深的东方智慧，蕴含着二元论的辩证哲理。学会吃亏，不是让我
们做一个不讲原则的老好人，而是强调乐于奉献、勇于担当。

促进社会和谐，改善社会环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懈努力、
耐心坚守。因为善恶的分界线不在社会，也不在他人，而在我们每
个人的心里。

我静下心来的时候，喜欢品味思考母亲那句朴实无华的“吃亏
是福”，只有时刻牢记并加以实践，做人做事才会感觉内心更加踏
实和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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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我读《宗璞
散文》，在书前“出版说明”下的
空 白 处 ，写 下 了 这 样 一 句 话 ：

“冯友兰先生葬于香山脚下的
万安公墓。”这么做，是为了让
自 己 每 翻 此 书 就 能 看 到 这 句
话，以加深印象。拜谒仰慕已久
的 大 哲 学 家 冯 友 兰 先 生 的 墓
地，就成了我的夙愿。

1928 年秋，清华学校更名
为“ 国 立 清 华 大 学 ”时 设 文 学
院，院长由冯友兰担任。文学院
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
哲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
清华大学文学院存续的 24 年
里，冯友兰担任了 18 年院长，
由此开启了硕儒辈出的难以超
越的时代。冯友兰曾数次在清
华大学面临困境时被推到代理
校 长 之 位 ，维 持 局 面 ，扭 转 形
势。他为人正派，温和宽厚，学
贯中西，兼容并包，学问服众，
儒者风范。冯友兰先生生前曾
和毛主席等多次谈论过哲学的
有关问题，是一位享誉海内外
的学者、教授、作家。

一天，我专程来到北京西
郊的万安公墓。进大门左拐不
远，就到了冯先生的墓地。他的
墓茔一平方米多一点，与“左邻
右舍”大小基本一样，没有什么
特别之处，看不出是一位大人
物逝后的奢华之地，唯一显出
不同的是墓碑的颜色、款式。这
是一块大石头，不是中规中矩
的传统墓碑，只是石头，它立在
众多的、拥挤的、有序的、一排
排的墓碑之中，但它又起着墓
碑的作用。

静极了，初春的墓地。大石在寂静和寒冷
中默默地站着。它是一块略带肉红色的自然厚
石，粗看像旧时人们写字用的钢笔尖，一米多
高，一尺多厚，一米多宽，浑身粗糙，凹凸不平，
极有厚重感。正面中间是一块凿平了的长方
形，其上竖刻“冯友兰先生夫人之墓”几个黑色
行草大字，“先生”与“夫人”四个字是并列的。
墓碑正面右下角，通常都刻有立碑人的名字和
时间，而这通碑却显不同，是两行竖刻的小字，
一行是“冯钟越 一九三一至一九八二”，一行
是“飞机强度专家”。这两句话使我明白，冯先
生次子的骨灰与其双亲一起埋在这里。这对于
逝者和生者，都是很大的安慰。碑石正面所有
的字均系繁体，繁体字用于冯老这样的人物当
然别有深意。

墓碑的背面并排竖刻着两行甲骨文：“三
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我不认识甲骨文，更
看不明白它的意思，好在碑的左下角刻有冯
先生的女儿宗璞于 1991 年 12 月写的没有标
点符号的一段注释：“营窅冥之居，愚事之，亦
雅事也。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先
严自撰，高尔泰君书丹。”我这才感知到，两行
甲骨文，是冯先生生前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冥
居自撰的。

1915 年，冯友兰先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
门，此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哲学。他到清华大
学任教后，写出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
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用现代方法写成的中国哲
学史，代表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
研究的最高水平。对这部书我也是越来越认
识到它的价值。因为以前读书就是糊糊涂涂
地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些年读到一
些文章，如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婿、国学大师任
继愈先生的文章说：“冯先生具有高度的概括
能力、现代的治学方法，把我们中国哲学史梳
理得非常清楚，原来说不清楚的地方现在都
说清楚了。他的新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也
是后人不能改变的。”

1946 年到 1947 年，冯先生在美国宾州大
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讲稿就是后来的

《中国哲学简史》。有人误认《简史》为两卷本
《中国哲学史》的缩写本，这是完全错误的。它
不是缩写本，而是一本全新的书，有他新的研
究心得，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写出来的。它用
不长的篇幅把很长的中国哲学史说得极为明
白而且有趣，是一本出神入化的书。我每读都
醍醐灌顶、心神安静。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便打算修订他的
《中国哲学史》，后来他曾道出自己的苦衷：
“这个修订本只出版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
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又着手修订修
订本，但是在它即将复印之前，我发现这个修
订修订本又必须重新再写。”于是，他干脆重
写，这是他生前最后的事业。

1980 年，冯先生开始撰写七卷本的《中
国哲学史新编》，当时他已是 85 岁高龄，身体
状况很差，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但他决定用
本人口述秘书记录的方式，完成这部一百五
十万字的皇皇巨著。他每天都在书房枯坐，苦
思冥想，然后一字一句说出来，由秘书代为书
写，从不间断。他老人家曾经说过：“我写书，
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
是他在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能完成大书
的首要条件。我心想，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
写上下五千年，或者写两千多年，这里面涉及
许许多多的年份、许许多多的人物、许许多多
的观点、许许多多的事件，绝对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说清楚的。可见他的知识是何等渊博，记
忆是何等超人。

其次是他的专注，他的执着，他的不可更
改的初心。在临终的前两年，他不能行走，不能
站立，吃饭需要人喂，这些都没有停止他的哲
学思考。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
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
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 11月 15日，《中国哲学
史新编》最后一册清样校阅完毕。当月 26 日，
冯先生便停止了呼吸。他可以安心地走了。

再次是他的拼命。冯友兰曾说，写作是
“拼命的事”，“凡是任何方面有成就的人，都
需要有拼命精神”，“历来的著作家，凡是有传
世之作的，都是呕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
作的”。他就是用这种拼命精神克服一切困
扰，排除一切干扰，呕心沥血，最终完成《中国

哲学史新编》，令人感叹。
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化成

了《中 国 哲 学 史 新 编》，可 谓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
泪始干”！

冯先生在《新编》的自序
中说，这部书的特点“除了说
明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
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
境。这样做可能失于芜杂。但
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
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
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
阐述的历史”。一些哲学家说，
这一点他做到了。这部著作现
在仍为诸多高校选定的哲学
史教材。

史 ，简 史 ，新 编 ，这 就 是
“茔”联中所说的“三史”。

冯先生在 88 岁的自寿联
中 写 道 ：“ 何 止 于 米 ；相 期 以
茶。”米寿指 88 岁，茶寿指 108
岁。我相信，倘若他能活到 108
岁 ，仍 然 是 会 继 续 修 订 他 的

《中国哲学史》的，只是这一点
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就永远
值得我们学习。

“ 贞 元 六 书 ”是 冯 先 生 抗
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的一
盏菜籽油灯下写出的六本书：

《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
《新原人》《新知言》《新原道》。
这 六 本 书 构 成 了 他 完 整 的 哲
学体系。

冯 先 生 在《新 世 训》的 序
言 中 说 ：“ 事 变 以 来 ，已 写 三
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
曰《新 事 论》，谈 文 化 社 会 问

题。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是也。书虽
三分，义则一贯。”他在《新原人》的序言中说：

“此书虽写在《新事论》《新世训》之后，但实为
继《新理学》之作。”书中提出了人生境界说，
要人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他在《新知
言》的序言中说：“前发表一文《论新理学在哲
学中的地位及其方法》，后加以扩充修正，成
为二书，一为《新原道》，一即此书。《新原道》
述中国哲学之主流，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
中之地位。此书论新理学之方法，由其方法，
亦可见新理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之地位。承
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新理学继开之
迹，于兹显矣。”他写的这几个序言虽短，但言
简意赅，六书各自的地位，彼此的关系讲得很
是明白。

冯先生为什么要写六书？他的《新原人》
序言，把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清楚透彻：“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
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
际，达古今之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哲学工作
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
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非曰能之，愿学焉。”读完这段序言，我们不难
看出，“贞元六书”充满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
念，祖国昌盛、民族复兴的热切期望。对祖国
的热爱，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1946
年 7 月，西南联大停办，冯先生写了著名的西
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以纪念这一段历史。碑文
有句云：“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
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
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
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
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曾在北京大
学校园，目睹了复制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
深深感到，上述这段序言与这段碑文，把冯先
生平生之志向、追求之目标，淋漓尽致地展现
在世人面前。爱国、期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在他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冯友兰为学自述》中，他解释说：“所
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
复兴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
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
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两朝的
南渡，南渡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
抗日战争，中国一定会胜利，中华民族一定会
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
就 叫‘ 贞 下 起 元 ’。这 个 时 期 就 叫‘ 贞 元 之
际’。”

很明确，今古、贞元均为时间。所以说，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他一生学术
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表达了他毕生的学术追
求，也凝聚着他一生学术建树的价值与生命。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冯友兰先生遭遇
了各种批判、攻击、诋毁乃至污蔑。1980 年，
其女儿宗璞在昆明西南联大瞻仰纪念碑时，
曾信手写下一首小诗：“阳光下极清晰的文
字，留住了提炼的过去，虽然你能证明历史，
谁又来证明你自己？”我站在冯先生墓碑前，
心想他已被平反了，他女儿的疑虑也烟消云
散了。冯先生自己证明了自己，时代证明了冯
先生。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堪称中国的文化昆仑、哲学泰斗。

在冯先生墓碑前半平方米的墓穴上面，
盖有一块十厘米厚、表面不到一平方米的白
色花岗岩。我用纸中拭去浮尘，其上刻有两段
文字：“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家，一八九五年
十二月四日生，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六卒，
河南唐河人，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北京大学教授。”“德配任载坤，女，一八九四
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一九七七年十月三日卒，
河南新蔡人，与先生同辱共安危风雨相扶持
殆六十年，有子女四人，钟琏、钟辽、钟璞、钟
越。”钟琏和钟越的名字被加了方框。

冯友兰的长女冯钟琏，毕业于西南联大
外语系；长子冯钟辽抗战期间投笔从戎，加入
中国远征军，后定居美国，是物理学家；次女
宗璞（原名冯钟璞）是著名作家；次子冯钟越
是我国飞机结构强度专家。

还没到清明，一束小小的二月兰放在墓
碑前。看来是有人凭吊过了，是谁？是学生？是
读者？是朋友？大概我永远不会知道，但我心
里清楚，冯先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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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麦罢是我们汾南一带的风俗。
走麦罢，顾名思义就是麦子收割碾打完了，

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看望娘家爹妈哩。而对于
结婚第一年的人来说，尤为重视。

也是的，以前的收麦子非寻常之事。割麦
时，人们手握镰刀，一镰一镰地往前移动，慢呀！
碾场时，套上老牛一圈一圈地转，慢呀！再逢个
阴天雨天的，那么，从开始割麦子到碾打入库，哪
能不得个月儿四十天呢！

这期间真的是龙口夺食争时间，哪能随便耽
搁。女儿想爹妈，爹妈念女儿，又没有手机，说不
上话，其思念之情可想而知。所以，待一年的庄
稼收仓入库后，女儿就一定要回娘家来的。

回娘家，必须要带上礼物的。那年月，商店
里也没有啥高规格的礼物，买包煮饼也是手头宽
余的人家。但无论哪家，婆婆都要用新磨的白面
煮花馍子的。再不济，也要烙几个厚旋子。

新媳妇同女婿一起回娘家。男的骑上自行
车，女的提着用红油布裹着的花馍子或厚旋子的
黑提包，坐在车子后面的架子上，说说笑笑地一
路而去。

娘家妈早早就攒下了鸡蛋，知道女儿女婿哪
天来，便在前一天割了韭菜，摘了豆角、北瓜、茄

子、黄瓜等。有的人家还割些猪肉。
这不，娘家妈一大早忙碌开了。因为有吃十

样饭的讲究，就先包了一小箅子韭菜鸡蛋馅的饺
子。饺子样捏几种哩，有扁食、煮饺、馄饨等。饺
子捏好后，又急急地做臊子面、捏耳朵。和好面
后切菜，炸豆腐，熬臊子，擀面，一排子活有条不
紊地进行着。

等到女儿女婿来了，等到上工的、上学的回
来了，就开始下饺子，煮熟后用笊篱盛在一个盆
子里。这才把擀好的面犁成细细的匀匀的长旗
子，然后下锅。

盛好饭，在每个饭碗里放几个煮熟了的猫耳
朵，再浇上臊子，就可以开饭了。

四个菜碟摆上了，饺子、臊子面带耳朵端上
来了，一家人围桌而坐，女婿与岳父或大舅子、小
舅子的喝上几盅酒，吃饭就菜，有滋有味，其乐融
融。

吃过饭，翁婿唠嗑，丈母娘与女儿又开始忙
活开了，要摊煎饼、烙小油旋、烙菜盒子、炸油饼。

那 时 候 不 像 现 在 有 电 锅 、电 饼 铛 、电 鏊 子
的。所有的饭菜都要用大锅烧火来做，自然有诸
多不便，即使条件有限，但招待女儿女婿的热情
高涨。

那边，女儿在和加了椒叶和盐的稀面水，用
来摊煎饼。煎饼薄，用时短，摊好后放在箅子上
罩住。

这边，娘家妈烧水烫面，这烫了的面是用来
烙小旋和菜盒子用的。等面不烫手时就开始揉
面，揪剂子，擀开，放油葱花，卷好，再擀开后，烙
起小油旋来了。

油旋烙好，又烙菜盒子。娘家妈虽然热得满
脸汗水，但心里快乐得很，使出了浑身解数。你
看小油旋、菜盒子那是圆了个圆，上下面火辣金
黄，那已不单单是一种饭食，那是一份精美的艺
术品，是一份揉满了爱的心意。

烙好后，从中挑出最出色的煎饼、小旋和菜
盒子，作为回礼。待女儿回去时，留人家三个花
馍子，把这些带回去，让亲家尝尝。

午饭时间到了，那炒鸡蛋、炒西红柿、甜黄
瓜、蒜水儿都摆上桌了，香喷喷的圆煎饼、一分为
四的小油旋、菜盒子端上来了，大家各取所爱，吃
得美滋滋的。

而今，走麦罢就消停多了。婆婆从专营店买
好花馍子及一应儿高档礼品让儿媳妇带上。娘
家妈也是从专营店买了小旋等，或者就不买，也
不收人家花馍子，也不用回谢了。早饭在家做上
一顿臊子面吃了，午饭或者从饭店提几个菜，或
者一家人上饭店用餐。鸡鸭鱼肉、美酒饮料，可
以任你点，真的是省心省力又风光。

走麦罢，走的是亲情，走的是爱意，走的是温
馨。

时代变了，生活方式变了，但健康有意义的
风俗不变，就如这走麦罢一样，让浓浓的亲情延
续不断。

走 麦 罢走 麦 罢走 麦 罢
■杨爱兰


